
唐宋审美转型中佛禅“空”境的文学书写新变

———以王维和苏轼为中心

杨吉华

　　摘　要：在唐宋审美转型背景下，王维与苏轼诗词中对于佛禅“空”境书写的新变，从写作手法、审美意蕴和内

在精神追求三个层面，折射出佛禅“空”境文化气质的唐宋变化。 王维通过以画入诗方式形成的“空”境，自我与宇

宙万象浑然天成，圆融无碍，蕴含着一种空灵蕴藉的灵动之美，充满对宇宙自然世界美的发现的一往情深，是王维

诗歌禅意盎然的重要体现。 苏轼采用以禅入诗方式形成的“空”境，则大多于世事沧桑的自我人生经历中，伴随着

对宇宙人生空幻寂灭的持久体验，始终关注对自我个体生命的内在超越，从而使其诗词中的“空”境，在具有形而上

意义的空幻寂灭之悲剧色彩的同时，也蕴含着性命自得的内在精神追求，具有较强的禅理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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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唐宋变革论”的总体性历史场景中，从唐音

到宋调的审美转型，以及唐音与宋调两种不同时代

审美范式在文学创作领域中的自然呈现，为深入理

解唐宋文人心态变化及唐宋文学新变，提供了一个

有效的美学阐释视角。 在佛禅之风盛行的唐宋时

期，作为佛教义理最高范畴的“空”观，将“诸法皆

空”的判断奉为世界万物与人生本质的普遍真理；
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特点的禅宗，则在缘起

性空的世界实相中，把对事物绝对自性“空”“无”的
觉悟确认为审美的最高境界。 佛禅思想中的这种高

妙智慧，为人摆脱各种痛苦烦恼的纠缠，进入绝对自

由超脱的逍遥游精神境界，提供了方便法门，对于唐

宋文人，尤其是那些仕途失意、宦海沉浮的文人，具
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 当他们把自己对于佛禅

“空”观的自我体认，以一种个性化的抒情方式呈现

在文学作品中时，必然使作品中携带着唐宋不同的

文化气质，营造出具有强烈佛禅审美意味的“空”

境。 “一身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 ［１］２５２的

王维，与“崎岖真可笑，我是小乘僧” ［２］２１１４的苏轼，
都深受佛禅文化濡染，在其文学作品中，都存在一个

具有丰富文化内蕴的“空”境，这是唐宋变革在文学

领域的自然反映。 然而，王维与苏轼对佛禅“空”境
的自我体认与文学书写，无论从形成路径还是从审

美风格及内在精神追求方面看，都表现出佛禅“空”
境的文化气质在唐宋审美转型背景下的时代新变，
因而成为考察唐宋审美转型的一个有效文学样本。

一、空灵蕴藉与空幻寂灭：
王维与苏轼“空”境的审美特色

　 　 １．与道合一：王维“空”境的总体特质

王维常常在静物、静景中营造出一种极具空间

张力的空旷静寂，从而赋以其诗歌作品中的“空”境
以无限静谧的灵动之美。他常常直接从“空”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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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如空山、空林、空馆、空庭、秋空等，“空”字大概

出现在其五分之一的诗歌中。 这些“空”字，表面上

写自然山水之空，实则是由山水而体察世界。 诗人

以一颗随运自然的心灵，描绘出一个恬淡安然、空灵

和谐的自然世界。 这些“空”字又常常与“静” “闲”
“幽”字等联系在一起，使其诗中所描述的直观之

物，不仅仅是一个客观实在的自然物象，而是有着般

若“空”观意味的心灵意象，从而使其诗歌获得了言

有尽而意无穷的深长审美意味，最终使他诗歌中的

“空”境具有禅意盎然的意趣。
王维常常由“静”返“动”，于“静中有动”来呈

现“空”境的张力。 最典型的莫过于《鸟鸣涧》中的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

中” ［１］８９，外在环境中处于静态的夜静、山空、人闲，
与处于动态的花落、月出、鸟鸣的鲜明对比，反衬出

“空”境的容纳深度。 又如《鹿柴》中的“空山不见

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１］８６，
同样也是通过声音层面的“人语响”和光影复照青

苔上的摇曳动态之势，来衬托出“空山”的静寂氛

围。 此“空”境中的“静”，便是诗人于充满动态的外

在世界中所感受到的 “静”，一动一静之间，更显

“静”的深度。 这也就是王维自己所说的“晚年惟好

静，万事不关心。 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 松风吹

解带， 山 月 照 弹 琴。 君 问 穷 通 理， 渔 歌 入 浦

深” ［１］１２０。 在这些动静结合的直观形象中，“惟好

静”且“万事不关心”的自我主体，在“自顾”与“空
知”中，对“君问穷通理”的回答方式，表明的也是对

世事看空后的解悟。 “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

折露葵” ［１］１８７亦然，表达的即是《庄子》所谓的“堕
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３］的

境界。 诗人在虚静的坐忘心斋之中进入空明寂静的

心理状态，在内心体察领悟之中绝思绝虑，最终达到

与道合一的最高境界。 因此，对于王维而言，构成其

诗词作品“空”境中的“静”，不是指外在自然环境的

静，而主要是指诗人自己在般若空观浸染下形成的

主观审美心态的静谧状态。
２．任运自然：王维“空”境的情感状态

这种恬淡静谧的安适心灵状态，折射出的是诗

人对“不生不死，来去自由”的涅槃境界了悟后，以
一颗“无住”“无念”与“无虑”之心面对宇宙天地的

任运自然。 诗人或在“北窗桃李下” ［１］１５３的幽静环

境中“闲坐但焚香” ［１］１５３，或“终年无客长闭关，终
日无心长自闲” ［１］１７０，或“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
思归何必深，身世犹空虚” ［１］３９，或“闲居日清静，修

竹自檀栾” ［１］２０７，从中都可以看出，王维的“闲”更

多的是一种与佛禅焚香、入定、悟空等有关的禅定空

寂之意。 这种“闲”得之于佛禅的“无心”，王维将这

种由对佛禅之“空”的感悟而来的“闲”，安放于自然

山水中，以一种悠闲自在的姿态，传递出作者在佛禅

濡染下任运自然的存在方式，从而使其诗歌具有浓

郁的佛禅韵味。 这与苏轼空幻寂灭中的“闲”所透

露出的禅理哲思，有着极大的不同。
此外，“幽”也是构成王维“空”境的重要元素之

一。 王维或是直接以“幽”入诗，如“清灯入幽梦，破
影抱空峦” ［１］２６８、“谷鸟一声幽，夜坐空林寂” ［１］１２６

等，尤其是“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

知，明月来相照” ［１］２４９的描述，表面写客观自然环

境的幽静，实际上是描绘诗人自我幽淡空寂的心境。
或是在诗句中不直接使用“幽”字，但诗中却时时表

现出诗人参禅去念的幽思之情。 如“字字入禅”的

《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 古木无人

径，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

潭曲，安禅制毒龙。” ［１］１３１在香积寺幽冷安静的外

在自然环境中，与佛禅密切相关的“深山何处钟”之
意象及其声响，及至“安禅制毒龙”的典故使用，传
递出的是诗人参禅去念的幽思幽意。

３．万境归空：苏轼“空”境的总体状态

王维与苏轼对佛禅般若“空”观都有深刻的体

悟，但与王维不同，苏轼侧重表现主体心灵的空幻寂

灭，反映到文学创作中，就是他在《送参寥师》中所

说的：“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 静故了群动，空
故纳万境。 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 咸酸杂众好，
中有至味永。 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 ［２］９０５诗

人与僧人一样，都需要在虚静的状态中了悟群生百

态，才能创作出上乘的艺术作品。 这是苏轼文学作

品中“空”境审美意味形成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因此，苏轼文学作品中的“空”境，并不是空无一物

的境界，而是一种在主体心灵中容纳宇宙万境的状

态，是一种形而上的“空”境。
苏轼文学作品中的“空”境，较多表现为在了悟

世界皆空的佛禅义理后所形成的对整个宇宙人生的

空幻寂灭意识，由此衍生出苏轼文学作品中贯穿始

终的“人生如梦”或“人生如寄”的主题。 从青年时

期雪泥鸿爪的感慨，到“过眼荣枯电与风，久长那得

似花 红。 上 人 宴 坐 观 空 阁， 观 色 观 空 色 即

空” ［２］３３１，再到“回头自笑风波地，闭眼聊观梦幻

身” ［２］８６８等，它一直是苏轼文学作品中最重要的一

个主题。 对于这一现象，周裕锴先生曾进行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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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在苏轼的很多文学作品（包括诗、文、词）中，
始终贯穿着一个鲜明的禅学主题，即人生如梦、虚幻

不实。 这一主题来自禅宗的般若空观。 ……纵观苏

轼的全部诗歌，视人生如梦幻泡影露电空花浮云的

诗句，几乎近百处。 这种般若空观与老庄虚无思想

结合，构成了苏轼处理人生存在意义的重要精神支

柱之一……在苏轼诗中，人生如梦的主题却常常伴

随着深沉的慨叹，并不轻松达观。” ［４］这种人生如梦

的主题，在世事沧桑的感触中，使苏轼文学作品中的

“空”境典型地表现出一种空幻寂灭的特点，具有浓

郁的悲剧色彩。 孙虹也曾对苏门文人群评价道：
“对于生存的悲哀，苏门文人充满悲剧性的体悟：红
尘之乐事，不能永远依恃；乐事中何况还有美中不

足，好事多磨的遗憾，自其变者观之，瞬息间则又乐

极生悲，人非物换，终究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 ［５］

苏轼作为苏门文人群的首领人物，他对这种“到头

都是一梦、万境归空”的理解更加深刻而真切。
４．幽寂感伤：苏轼“空”境的情感色彩

与此空幻寂灭的审美特点相适应，在苏轼诗词

作品中，幽寂是其“空”境中不容忽视的一种重要审

美感受。 但与王维不同，苏轼“空”境中的幽寂是一

种远离尘世的孤高决绝和超凡脱俗。 《卜算子·黄

州定惠院寓居作》中那个在幽寂夜晚中如同孤鸿般

徘徊的“幽人”，正是苏轼自我孤高绝俗的典型刻

画。 也正是这种远离尘世的幽独决绝，才使黄庭坚

说此词“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

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 ［６］ 。 苏轼也曾

明确地将自己视为“幽人”，如“岭南万户皆春色，会
有幽人客寓公” ［２］２０７１等。 还有一些作品采用比拟

手法，如在《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

株，土人不知贵也》一诗中，诗人以“幽独”的海棠名

花自拟，与“漫山桃李”的粗俗形成鲜明对比的海

棠，正是苏轼 “纯以海棠自寓，风姿高秀，兴象微

深” ［７］的写照。
此外，“闲”也是一种与“空”境相关的审美感

受。 但是，与王维不同，“闲”在苏轼的“空”境中，是
那种透着淡淡感伤的无可奈何之“闲”。 在苏轼晚

年那些似乎与世无争的“闲”中，我们其实更多体会

到的是一种身心疲惫后的无奈落寞与惆怅之情，是
一种无可奈何的深沉喟叹。 《沁园春》中的诗句“用
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 身长健，但优

游卒岁，且斗尊前” ［８］１３４，在看似悠闲的“袖手何妨

闲处看”的表面下，隐藏着一种无处可逃的苦闷。
《行香子·清夜无尘》中“虽抱文章，开口谁亲。 且

陶陶、乐尽天真。 几时归去，做个闲人。 对一张琴，
一壶酒，一溪云” ［８］７２５的隐逸之思，也只是苏轼对

人生“浮名浮利，虚苦劳神。 叹隙中驹，石中火，梦
中身” ［８］７２５虚无体验后，做个饮酒弹琴闲适之人的

自我想象与安慰，透着一股浓郁的感伤情怀。
相比较而言，王维诗歌作品中的“空”境，呈现

出一片空灵蕴藉的审美意味，透出浓郁的生命气息，
与苏轼充满空幻寂灭色彩的“空”境，表现出极大的

不同。 王维诗歌中由“静” “闲” “幽”构成的“空”
境，在对宇宙自然世界的恬淡和谐描绘中，具有一种

空灵蕴藉的纯净之美。 这与苏轼那种在人事沧桑的

经历中所体会到的，更多具有形而上意义的宇宙人

生空漠幻灭的悲剧意识所构筑的空幻寂灭之“空”
境不同。 从某种程度上说，苏轼“空”境的空幻寂灭

与王维“空”境的空灵蕴藉在审美特色上的不同，是
佛禅文化对唐宋审美转型期文人创作影响的直接结

果。 当然，这种佛禅“空”境审美意蕴在唐宋文学作

品中所表现出的不同文化气质，也与苏轼和王维所

采取的不同文学创作手法有着直接关系。

二、以画入诗与以禅入诗：
王维与苏轼“空”境的形成路径

　 　 王维与苏轼深谙般若“空”观，并能将这种佛禅

智慧体悟巧妙地转化为文学作品中的“空”境。 但

在具体文学创作过程中，二人对“空”境的建构手法

完全不同。 简单说来，王维较多地采用以画入诗的

方式，苏轼则更多地采用以禅入诗的手法。
１．画的技法与诗的意境：王维“空”境的营造方法

王维娴熟地运用以画入诗方式营造“空”境，使
其作品具有生命灵动气息的空灵蕴藉之美。 然而有

趣的是，王维诗虽然“字字入禅”，但我们在他禅意

盎然的作品中，却很少能像在苏轼作品中那样，看到

大量佛禅用语或典故，具有浓郁的学问化和思辨气

息，更多感受到的是诗画合一的无限妙趣。 正如沈

德潜所说：“王右丞诗不用禅语，时得禅理。” ［９］ 《旧
唐书》说王维“书画特臻其妙，笔踪措思（尤经营），
参于造化，而创意经图，即有所缺，如山水平远，云峰

石色，绝迹天机，非绘者之所及也” ［１０］ 。 这在他的

“空”境塑造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
王维开创了南宗画派，深谙绘画技法与诗歌创

作技巧。 他以画家之眼观照自然，以诗人之心体悟

自然，自觉将绘画手法中的构图、线条、色彩、点染、
晕染等绘画技法，巧妙化用到诗歌创作中，形成其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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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艺术在经营与构思、色彩与乐感、气韵与意境等方

面的有机融合，使其诗歌具有独特的“气韵生动”之
绘画美特色。 从“空”字着手，大量使用“静” “闲”
“幽”等与空有关的关键字眼来构筑“空”境，是王维

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 如他的《山居秋暝》，用文字

媒介描绘了一幅清新灵动的秋山新雨图：初秋山雨

初雾的清新傍晚，幽静的山间皓月当空，清冽的山泉

轻轻拂过石面，晚归的渔舟划过莲池，一切都显得极

为清幽寂静，不染尘埃。 在《积雨辋川庄作》中，他
以典型的绘画构图方式，由远及近，由景及人，为我

们描绘了一幅世外桃源般的辋川山庄图：“积雨空

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蒥。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

夏木啭黄鹂。 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
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 ［１］１８７这不禁

让人想到朱景玄对其《辋川图》的评价：“山谷郁盘，
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 ［１１］ 如此，我们也

就不难理解苏轼何以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
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１２］了。 又如，在“读之身世两

忘，万念皆寂” ［１３］的《鸟鸣涧》中，王维运用绘画点

染手法描绘的夜静山空、月亮初出、桂花飘落、山鸟

春涧的唯美画面，恰如《史鉴类编》评价的那样：“王
维之作，如上林春晓，芳树微烘，百暗流莺，宫商迭

奏……真所谓有声画也。” ［１］５１１

此外，使用绘画留白手法形成虚实相生之境，也
是王维“空”境具有空灵蕴藉之美的重要原因之一。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１］８６、“峡里不知有人

事，世中遥望空云山” ［１］９８、“山中元无雨，空翠湿人

衣” ［１］９０等，都是从“空”字着手描绘出一个极具画

面感的既实又虚的缥缈空间。 在这个空间中，景与

人若隐若现，似有似无，具有中国山水画留白中隐藏

的灵动之美，表面上是自然山水之空境，实则向

“空”而生，将自我置于其间，创造出一个禅意化的

“空”境来表达自我内心的空灵境界，虚实相生之

间，传递出一种含蓄深邃而又幽远深沉的无穷意味。
正如赵殿最所言：“右丞通于禅理，故语无背触，甜澈

中边。 空外之音也，水中之影也，香之于沉宝也，果之

于木瓜也，酒之于建康也。 使人索之于离即之间，骤
欲去之而不可得，盖空诸所有而独契其宗。”［１４］

由此可见，王维在营造“空”境时，常常借用绘

画手法，通过对自然山水的生动描写来传递心中的

禅意禅趣。 用这种以画入诗的创作方式来表现“空
诸所有”的理念，既符合禅宗对外在现象世界的认

知，也赋予其诗歌一种诗画合一的蕴藉之美。 再借

助“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成珠，着壁成绘，一字

一句，皆出常境” ［１５］的诗歌语言进行情景交融的描

绘，也就使其诗歌具有了无限的言外之意、韵外之致

和味外之旨的美感。 因此，钱钟书说：“在他（王维）
身上，禅、诗、画三者可以算是一脉相贯。” ［１６］ 王维

采用以画入诗方式形成的“空”境，由此也就具有了

较为明显的禅意化与诗意性文化气质。
２．禅意化与诗意性：王维“空”境的文化气质

以画入诗的方式，使王维诗歌中的“空”境，在
妙若天机的绘画美中，形成一种空灵幽静与超尘脱

俗的悠远意境。 他以“对境无心”的清净无染之心，
直指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美无言的天籁“真如”
世界，呈现出类似“住心看静”般的空寂虚静之佛禅

体悟意味。 王维对于外在自然世界的 “空” “静”
“闲”“幽”等感悟，也并非虚无一片，而是在处处会

心适意处，一切境随心转处，无色无相更无尘。 山深

人寂处、不知流年几许的辛夷花，自开自落，既无生

的欣喜，亦无死的哀伤，得之自然又归于自然，于静

谧空灵的诗歌意境之中，传递出不悲生死的禅意感

悟。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随缘乘化与无心

之举，有一种悠然会心处，所见无非是道的深刻佛禅

意味。 在天光云影的自然空灵之中，诗人“审象于

净心”，心境空寂而万境相拥，是一种物我两忘的禅

悦之趣，传递出静极生动、动极归静、动静不二的深

刻禅意感悟。 《竹里馆》中于万籁俱寂的深林月夜，
独坐幽篁，弹琴长啸的诗人，同样还是在幽深静寂之

极的清寂中，摒绝尘俗，超然物外，传递出一种清妙

和谐的寂静之乐。 这一切，折射出王维在澄明无蔽

的自然中，以一颗不染尘埃的清净之心，了悟宇宙自

然与人生清净无染的本来面目，从而摆脱物累、乘化

超然，并获得物我一如，了脱烦恼的自在解脱之精神

境界。 由此而来，王维诗歌中的“空”境，也就常常

于空灵静寂中蕴含着深邃的佛禅意趣，如野云孤飞

般禅趣盎然、佛味十足。
与此同时，王维诗歌中的“空”境，也在禅观自

然的意趣中有了心生万境的圆融诗意。 在王维看

来，无论外在自然世界如何变幻无穷，社会现实如何

纷扰繁复，人生经历如何波澜起伏，内心世界如何万

壑争流，最终都将归于佛禅的般若空境。 因此，他总

能以一种万法平等的禅悟体验方式去感知万物，并
竭力将自我主体淡化、消融于大千世界之中，让自然

万象以一种最本真自如的方式直现在其诗歌中，以
至其诗歌中深得佛禅般若三昧的“空”境，在看似虚

无缥缈的尘外空灵之中，于心物融合的妙悟体验瞬

间，将佛禅的宗教体验转化为艺术创造中梵我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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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碍心境与无功利的审美体验。 因此，在王维诗

歌的“空”境之中，人与宇宙天地万物是同一的，主
客同体，物我两忘。 而且，与道合一的任运自然与洒

脱超越，又始终不离真如本性的诗意体验，形成其诗

歌“空”境以佛禅“空”性为内在思想底蕴，且饱含丰

富宇宙本体与人生意义的味外之旨。 这样，通过以

画入诗的手法，最终形成王维诗歌“空”境中无处不

在的幽静淡雅的意境，于清空闲远中感悟自在永恒

的空灵蕴藉之美，充满禅意与诗意的圆融之美。
３．禅的思维与诗的语言：苏轼“空”境的营造方法

由于宋代禅宗的发展影响以及苏轼自身较高的

佛禅造诣，以禅入诗成了苏轼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典

型特点。 惠洪在《跋东坡允池录》中对苏轼的文风

评价道：“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自非从

《般若》 中来，其何以臻此？” ［１７］ 宋代胡仔说苏轼

“语言高妙，如参禅悟道之人，吐露胸襟，无一毫窒

碍” ［１８］ 。 明代俞彦也说：“子瞻词无一语着人间烟

火，此自大罗天上一种。” ［１９］ 清代刘熙载说：“东坡

诗善于空诸所有，又善于无中生有，机栝实自禅悟中

来。” ［２０］这些评价充分说明，苏轼的文学创作有着

深刻的佛禅烙印，反映到“空”境的形成，就是一种

以禅入诗的方式。
“以禅入诗”本是一个较为宽泛意义上的概念。

从禅与诗的思维方式到语言表达、价值取向等方面，
都可归入“以禅入诗”的范畴。 在苏轼这里，“空”境
创作中所采取的是一种比较狭义化的以禅入诗方

式，主要是从文学艺术的创作手法上来说。 苏轼一

方面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直接引用佛禅用语和典故入

诗，另一方面也借用将抒情化的文学语言重新改造

加工后来表达相对较为抽象的佛禅义理。 当然，苏
轼的以禅入诗并不是以宣传佛禅义理为指归，而只

是运用语言形式来承载佛禅内容。
因此，苏轼通过以禅入诗塑造“空”境的方式，

可以粗略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直接引用佛禅用语或

典故入诗。 如“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静声。
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 ［２］１２１８－１２１９、“此
生念念随泡影，莫认家山作本元” ［２］２３６５等。 二是用

抒情化的文学语言重新改造加工后来表达相对较为

抽象的佛禅义理。 如在苏轼大量的人生如梦的空幻

感喟叹里，明显具有《楞严经》 《维摩经》 《圆觉经》
等的影子。 《楞严经》 中 “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

事” ［２１］１的觉悟、《维摩经》中“是身如幻从颠倒起，
是身如梦为虚妄见，是身如影从业缘起，是身如响属

诸因缘，是身如浮云须臾变灭……” ［２１］５３９的人身无

常之喻、《圆觉经》中“如梦中人，梦时非无，及至于

醒，了无所得” ［２１］９１３的佛禅义理等，在苏轼的文学

作品中，转化为“事如春梦了无痕”“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秋凉” ［８］７９８、“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

皆梦” ［８］５３３、“万事回头都是梦” ［２］１５２０、“人间何者

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 ［２］２１２１、“乃知至人外生

死，此身变化浮云随” ［２］９８等诗意化的表达。 包括

他著名的雪泥鸿爪之喻，也是《华严经》 “譬如鸟飞

虚空” ［２１］１的文学化表达。
４．学问化与思辨性：苏轼“空”境的文化气质

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苏轼的“空”境，由于

较多指向宇宙人生的空幻寂灭，而具有明显的形而

上意义。 相对于王维而言，苏轼的“空”境中禅理意

味高于禅意妙趣，哲学思辨色彩相对浓厚，较多受到

佛禅经书中有关文字的启发。 “因此，尽管苏轼说

什么‘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 静故了群动，空故

纳万境’ （《送参寥师》），‘我心空无物，斯文何足

关。 君看古井水，万象自往还’ （《书王定国所藏王

晋卿画著色山》），主张用平静空明的内心来返照万

象，牢笼万物，但实际上，他很少能做到这一点。 至

少在作诗之时，那些佛典禅理、逻辑思辨、古言俗语

又征服了他，心无法空，意不能静，于是笔若悬河，滔
滔不绝，挥洒开去。 空境的观照本是无言的，或是寡

言的，意象自然呈露，禅意自蕴其中，而苏轼观照的

结果，却常常引发大段哲理性的思辨，‘横说竖说，
了剩无语’。” ［２２］因此，苏轼采用以禅入诗方式形成

的“空”境，具有明显的学问化与思辨性色彩。
“台阁山林本无异，故应文字不离禅。” ［２］２７５５

苏轼喜好佛禅，对《维摩经》 《楞严经》 《圆觉经》等

佛教经典和《景德传灯录》 《五灯会元》等禅宗语录

非常熟悉，深悟佛禅“性空”观、“唯心任运”观和“无
住无缚”观等，具有较高的佛禅文化造诣。 佛家对

“活法”的追求与禅门宗风“反常合道”“游戏三昧”
“禅悟机峰”等的影响，又使苏轼能够在以翰墨作佛

禅之事时，将相对抽象的佛禅语汇、义理和充满玄幻

色彩的佛禅事典不落言筌地为我所用，巧妙剪裁而

不着痕迹地引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中。 他以高超的才

力将佛禅学问自然糅入诗词中，使佛禅语义、事典、
义理和诗词情感之间妙和无垠，毫无牵强凑合之迹，
也无雕琢用力之感。 因此，佛禅智慧与游戏笔墨的

浑然天成，使苏轼以禅入诗的“空”境文学书写兼具

学问功夫与诗情妙意。 这种才情与学力的相得益彰

是形成苏轼之文“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

推官》）圆活流转之美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苏轼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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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创作乃至整个宋代诗词创作学问化特征的典范，
赋予其诗词作品中的“空”境较明显的学问化色彩。

较高的佛禅文化修养与三次遭贬、颠沛流离的

曲折人生经历，又使苏轼对佛禅思想的理解参悟，总
是与自我人生实践的思考和安顿心灵的追寻密切相

连。 融入自己对宇宙人生独特感悟以及对生命终极

意义超脱思考的佛禅文学书写，使苏轼文学作品中

的佛禅“空”境，具有更为深刻的哲理思想内涵，形
成较为明显的思辨性色彩。 特别是深深植根于苏轼

灵魂深处，并在其诗词作品中被反复咏叹的“人生

如梦”与“人生如寄”，看似消极，实则是在“万境皆

空”的感伤惆怅抒情中，反跳回真实无常的人生，直
面生的艰辛，在透悟人生有限性的基础上，不执着于

绝对的永恒，并力图在对人生的大彻大悟中，不假外

求，返回自我内心，超脱生老病死的痛苦，于“心安

处”做到超然物外、不为尘累，达于“归去，也无风雨

也无晴”的随缘自适，并由此直抵旷达人生境界。
这种来自佛禅之“空”的虚幻式生命体验及其超越，
实际上是苏轼在对宇宙自然人生的整体性观照中，
从宇宙与人生、社会与人生的种种关系上，对人生价

值意义做出的理性判断。 这就从反面表现出人对自

我人生与宇宙自然和现实社会的深刻哲理性反思，
因而必然使其诗词文学作品中的“空”境，具有较为

深刻的思辨性色彩，而这也恰恰是苏轼以禅入诗艺

术创作手法得以实现的表现之一。
因此，王维以画入诗对“空”境的塑造，更多表

现出其诗歌的禅意色彩；而苏轼以禅入诗对“空”境
的塑造，使其诗词作品具有浓郁的禅理意味。 这充

分表明，在唐宋审美转型期，文人在佛禅文化影响下

所采取的两种不同的自我解脱方式，这也是王维和

苏轼文学作品中的佛禅“空”境，能够进一步在内在

精神追求方面，表现出唐宋不同文化气质的一个重

要原因。

三、美的发现与性命自得：
王维与苏轼“空”境的内在精神

　 　 王维诗歌中的“空”境具有较为明显的禅意妙

趣，苏轼诗词作品中的“空”境则具有浓郁的禅理意

味。 借用王国维的“境界论”观之，王维的“空”境较

多表现为一种大写的“无我之境”，苏轼的“空”境则

较多表现为一种大写的“有我之境”。
１．物我浑融：王维“空”境的艺术精神

王维的“空”境，较多表现为由内到外的美的发

现。 在王维这里，由于 “无心” 而感受到的 “空”
“静”“闲” “幽”，将诗人自我与宇宙自然物象有机

融为一体，浑然天成，物我浑融无碍，在对宇宙自然

一切生命之美的发现与呈现中，有我而无我，是一种

大写的“无我之境”。 在“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的“空”境中，人消融于自

然山水间，于花开花落中静观缘生缘灭。 “人闲桂

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人境

皆俱，却又恍兮惚兮，皆无差别。 在“晚年唯好静，
万事不关心。 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 松风吹解

带，山月照禅琴。 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的浅吟

低唱里，诗人自我与宇宙的穷通变化融为一体，不知

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尤其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

起时” ［１］３５的随心任运与随遇而安，将物我打通，融
为一体，整个世界呈现为一片空灵澄澈的境界：“行
到水穷处去不得处，我亦便止；倘有云起，我即坐而

看云之起。 坐久当还，偶值林叟，便与谈论山间水边

之事，相与留连，则便不能以定还期矣。 于佛法看

来，总是个无我，行所无事。 行到，是大死；坐看，是
得活；偶然，是任运。 此真好道人行履。 谓之‘好

道’，不虚也。” ［２３］ 因此，在王维的“空”境中，我们

看不到苏轼“空”境中那个总是无处不在的“我”，一
次次强化着对宇宙人生空幻寂灭的体验而使其

“空”境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 在王维这里，一切

“以一种最自然最实在的方式直现，而并不是事先

预设一个情感的尺度，在直现出物态的本然之后，再
从中去感悟生命的自然本质，发现自我和一切外物

最佳的生命方式及状态” ［２４］ 。 这样的世界既是外

在的实相世界，又是内在的心灵世界，是对宇宙自然

万物及生命存在的“美的发现”。 在这个美的发现

过程中，自我逐步退出，让位于自然美的世界，从而

使王维诗歌的“空”境中，总是含有一种物我浑融的

禅悦审美色彩。 这也是王维“空”境内在精神追求

与苏轼“空”境内在精神追求的最大不同点。
在王维的“空”境中，世界原初的本真自然之

美，与诗人不染尘埃的禅悦心境，在物我浑融的统一

中，禅意盎然而又不着痕迹。 诗人总是能在任运自

然的无心自在中，即刻与周流不止的自然相融，进入

物我两忘的状态，直抵物我一体的本真之性，实现生

命的诗意栖居。 在王维空灵蕴藉的“空”境之中，没
有对生命本质空幻寂灭体验的感伤与融通诸多哲理

的生存智慧，唯见自然本真的纯净之美，只有心灵与

自然的同生共灭、行止与万境的默契融和所带来的

物我浑融。 在“与道合一”的“空”境之中，王维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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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性与自我之性，在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中，体
悟到自在精神世界里最高的审美愉悦，也就是自我

生命与宇宙自然圆满融合的、既在世间又超然世外

的空灵澄澈之美。 正是在这种以物我浑融的禅心来

统摄世界美的发现过程中，王维的“空”境也便具有

了“妙谛微言， 与世尊拈花， 迦叶微笑， 等无差

别” ［２５］的难以言说的禅意之美。 这又从另一个角

度证明了佛禅的般若“空”观，从来都不是一片毫无

生命气息的死寂，王维因参悟万法皆空而具备了万

法平等无分别的智慧而消解了分别的界限，使物我

浑然一体，空与有、动与静的对立都可以在禅的意境

中融化为一个圆融无碍的整体，因而其空灵蕴藉的

“空”境中，蕴含着无限的生命灵动气息。
２．生命律动：王维“空”境的宇宙精神

在“空”境的表现中，王维较多关注的是将自我

融入宇宙流变中获得物我两忘的禅悦，较好地契合

了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 王维“空”境中的幽静虚

空，绝非空无一物的枯槁死寂，而是在充满生命气息

的禅意盎然之中，氤氲着万物的勃勃生机。 《鸟鸣

涧》的空山静夜里，花落有声夜更静，月出鸟鸣涧更

深，在恍若原初的天地深处，自然万物自在自适，在
既是寂寞也是愉悦的情感流动中，臻于永恒的生命

化境。 空山寂静里自开自落的辛夷花，独化独存，既
为世所忘，又遗世而立，将宇宙自然的蓬勃生机和生

命力，展开为一片寂静中的繁艳之美。 “如此幽静

之极却又生趣盎然，写自然如此之美，在古今中外所

有诗作中，恐怕也数一数二。” ［２６］ 还有《鹿柴》里幽

静空山之中的人语声，以及透过森林洒落青苔的夕

阳余晖，在动静相生的恍惚迷离中，声响光色杂错交

合，仿佛万物都在彼此映衬的刹那间跳跃起来，具有

一种既空旷幽静又极富生命流动气息的天地大美。
在王维诗歌的“空”境之中，诗人对自然真如纯净之

美的发现，以一种“目击道存”的审美体验方式，打
开了一个生机盎然的美的世界，充满了生命的律动

与心灵的真趣，在物性、人性与诗性相统一的物我浑

融中，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审美境界。
对于王维而言，“心舍于有无，眼界于色空，皆

幻也。 离亦幻也。 至人者，不舍幻而过于色空有无

之际。 故目可尘也，而心未始同” ［１］３５８－３５９。 也就

是说，要真正体认“空” 的本质，必须离开“空” 与

“有”的执着，转而在一种非空非有、似有似无、若即

若离的色空有无之间，将自然心境化看空，才能真正

体认世界的实相。 因此，在王维对“美的发现”的

“空”境之中，他总是能以一种物我浑融的相依共存

方式，细细体味宇宙万物的本真自如面目，呈现生生

不息的宇宙生命律动之美。 在这种充盈着生命律动

的“空”境之中，诗人进入心灵与宇宙融合为一的天

地境界，自然万物的大有之美，唤醒了诗人对宇宙自

然最诗意化的审美观照，从而使其诗歌中“空”境的

文学书写，既是对佛禅理想化最高审美境界的诗意

诠释，也是对宇宙生命周流不止永恒之美的呈现。
３．超越存在：苏轼“空”境的哲学精神

苏轼对于“空”境的内在精神追求，往往着意于

由外到内的性命自得之道。 在“空”境的表现中，苏
轼较多关注的是对个体内在生命世俗荣辱得失的忘

怀超越，形成其文学作品中不滞于物的自由精神，以
及以宽广胸襟领悟宇宙人生的雍容气度。 苏门弟子

秦观曾经总结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

际。 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 至于议论文

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 阁下论苏氏而其说止

于文章，意欲尊苏氏，适卑之尔！” ［２７］ 应该说，这个

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苏轼诗词中“空”境所传递出

来的空幻寂灭意识，大都是在人生经历中由外而内

悟得，而且这种感悟随着苏轼自我人生世事的沉浮

走向而变得更加深刻，经历了一个由感性认识到理

性认识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空”境不空，始终

隐藏着一个“我”的存在。 苏轼诗词中的“空”境面

向自我，直指人生，无论是对人生如梦幻泡影的感

叹，还是对孤高幽独自我形象的刻画，抑或对人生无

法排解苦闷的无可奈何之“闲”的幻想，他始终是一

个心系世事、钟情正在我辈的性情中人。 苏轼对人

生空幻 不 实 的 体 悟， 并 非 为 了 “ 出 生 死， 超 三

乘” ［２］１６７１，从而将人生走进一种彻底空漠寂灭的绝

对虚无之中。 相反，他恰恰是在参悟般若空观，了悟

宇宙人生的空幻不实之后，“期于静而达” ［２］１６７１，
采取一种“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 ［２］１６７１的方式

返回自我内心，依靠佛禅的哲思睿智来化解现实人

生的种种苦闷与忧伤，从而在自我内心世界中获得

人生的彻底解脱。 这也就是苏轼“空”境中的性命

自得之境，是一种对不断超越自我有限性存在而获

取人生绝对逍遥自由的“有我之境”。
因为，苏轼虽然对宇宙人生如梦幻泡影般的虚

无存在有着深刻而持久的体悟，但是，他也能在“对
一切不做功利价值关怀的生命感受和审美观

照” ［２８］下，做到心境与物境合一的随缘自适与任运

自在。 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经过“一
蓑烟雨任平生”的任运自在过程后，终于能够于风

云变幻的万千世界中超越实相，而以一颗“无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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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无念为宗”“无相为体”的禅心去直面“也无风

雨也无晴”的人生，并最终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超然

自得。 这就犹如“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

山，见水是水。 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

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是

山，见水是水” ［２９］般，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后，方
能真正体悟到生命的真义，也才能真正地复归自我。
因此，当历经人生种种波折后遇赦北归之时，苏轼已

经没有了早年“纷纷荣瘁何能久……恍如一梦堕枕

中” ［２］３０９３的慨叹，只是云淡风轻地说一句：“回视

人间世，了无一事真。” ［２］２４４０在此意义上说，陈廷焯

评价苏轼“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两句为

“追进一层，唤醒痴愚不少” ［３０］ ，乃是对苏轼不避世

也不逃世的多重执着与超越的深刻理解。
由此可见，苏轼的“空”境，虽然具有浓郁的空

幻寂灭色彩，但他并不是彻底否定一切，而是在“人
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８］６６５的经历中，从空幻不

实的万千世界中反跳回来，如同一个睿智的哲人一

般，以旁观者的身份俯瞰尘世中的人间万象，并通过

自我主体心灵的静观内省来超越化解社会生活中的

痛苦与忧患，最终在自我心灵中获得彻底旷达超然

的解脱，这亦是苏轼“空”境的深层内蕴所在，也是

苏轼的“性命自得”之道。
４．随缘自适：苏轼“空”境的人生态度

苏轼“空”境中的“性命自得”之道，实际上就是

通过佛禅参悟生命本质之后，不再执着于具体万物

存在，转而以一种“内在亲证”的价值自证方式，在
生命过程的随缘自适中任性逍遥，洒脱自在，形成一

种无往而不乐的旷达精神境界。
“人生如梦”或“人生如寄”的空幻体验，在将个

体存在的有限性视为梦幻泡影的同时，也以“万法

皆空”的般若智慧，使苏轼明心见性，洞见存在的本

来面目，从而能够以坦然心态破执生的烦恼，顺性而

为，委顺于世，随遇而安，不为外物所动，不为忧患所

扰，以此形成一种更为理性澄明的生命深情：一切穷

达贵贱，不过都是过眼烟云，幻化迅疾，人生亦应作

如是观，从而消解生的痛苦，获得精神的自在解脱。
特别是苏轼坎坷不平的人生遭遇，又使得他在饱尝

人生磨难、阅尽人间沧桑的现实生存处境中，以一种

更加乐天知命的内省功夫，参悟佛禅真谛，并在一次

次的心灵创伤中，不断向佛禅靠近，借助佛禅智慧，
将人生的苦难困厄，化解于内心的从容豁达，成就其

超然生死的旷达性格和超脱尘世的诗词高妙意境。
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接受并参悟“人生如梦”

或“人生如寄”空幻思想的本质后，苏轼才能以一种

泯生死与齐荣辱的平常心，不断调整自我心态，并以

超然洒脱的态度来对待荣辱沉浮与世情百态，也使

其诗词文学作品中的“空”境，在追求人生解脱的哲

学之思中，体现出一种随缘自适的人生智慧。 这种

从无处可逃的存在痛苦与人生苦难中超脱出来的睿

智，是苏轼以“道”为参照，在“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中达到的“性命自得”之人生化境，也是一种与天地

万物相参而达于生命自在境界的随缘自适。
苏轼从识尽天命、洞晓事理与饱经忧患、遍尝磨

难中而来的随缘自适，就是其“此心安处”。 这种随

缘自适的人生态度，主要依靠自我内省性体验的精

神自得来实现存在主体与宇宙万物亲和共存的圆满

与自由旷达，“此心安处”自然成为苏轼自我价值本

体的终极归宿所在。 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使苏轼

在心无挂碍的廓落旷达中抚平人生困厄旅途中的心

灵创伤。 “万法皆空，人生如梦”的空幻感伤并没有

使苏轼走向心灵的枯槁死寂，而是在“一蓑烟雨任

平生”的有限性存在中，于坐卧行走处，参悟佛法禅

意，走出一条“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淡定从容之路。
当他将这些体悟天地万物变化无穷之道与自见人生

通达的独特感悟写入诗词中时，我们便看到一位深

悟佛禅“空”境本质的睿智哲人，他始终能以一种法

眼看世界的佛禅观照方式空观自省，随缘自适，性命

自得，既成就自己对传统士人文化人格的超越，也成

就其佛禅“空”境文学书写的新高度。

结　 语

从王维与苏轼对佛禅“空”境文学书写的新变

可以看出，唐宋审美转型在具体文学作品中的差异

性走向，是诸多内外因素互为因果、双向互动的复杂

过程。 由于构成“空”境文学书写的“静”“闲”“幽”
三个主要情感要素的不同表现，在整体上使王维与

苏轼形成了空灵蕴藉与空幻寂灭两种不同审美特

色。 王维通过以画入诗方式形成“空”境，自我逐步

退出，让位于自然美的世界，在物性、人性与诗性相

统一的物我浑融中，诗人以清净之心面对宇宙天地

的任运自然，最终达到与道合一的最高审美境界，呈
现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律动之美，具有一种既在世

间又超然世外的空灵澄澈之美。 苏轼通过以禅入诗

方式形成“空”境，其万境归空的总体状态与幽寂感

伤的情感色彩更多指向人生，着意在宇宙人生空漠

幻灭的悲剧意识与人事沧桑的经历中探寻自我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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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命自得之道，内含超越有限存在的哲学精神和

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具有明显的学问化与思辨性

色彩。
王维与苏轼对于佛禅“空”境的不同文学书写，

使来自佛禅领域相对抽象的“空”观义理，在唐宋文

人的艺术作品中，成为具有“唐音”“宋调”两种不同

审美气质的文学意境，在主情与尚意、情性感悟与学

识才力、禅意之趣与理趣之美等方面，折射出唐宋审

美转型的历史性存在。 因此，唐宋社会变革的发生，
不但塑造了以王维和苏轼为代表的唐宋文人及其文

学艺术的不同文化精神品格，也是形成“唐音”与

“宋调”两种不同经典审美范式的重要原因，是我们

理解整个唐宋文学新变时无法绕开的思想史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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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审美转型中佛禅“空”境的文学书写新变


